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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浏 览 比 较 闪 语

（comparative Semitics）

的学术文献时 ， 我已经习惯

了在脚注和尾注里看到的德

国 、法国 、英国 、美国 、以色列

等国学者们的姓名 。 此时 ，如

果能突然看到一位东亚人的

姓名 ， 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

事情 。 “Muraoka, Takamitsu”，

就是我碰上的第一个这样的

姓名 。 于是 ，我试着搜索了一

下这个名字 ， “村岡崇光 ”四

个 日 本 汉 字 在 屏 幕 上 出 现

了 。 英文维基不但列出了这

位先生的学术著作 ， 还列出

了先生从莱顿大学荣休后为

二战中遭受日军侵略的亚洲

国家免费讲学的义举 。 当我

再次用 “村冈崇光 ”这四个简

体字搜索后 ， 发现有关先生

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

念馆的报道 ，和 2008 年他在

华东师大讲学的消息 。 我看

到后 ， 顿时觉得有必要请这

位先生来上外讲学 ， 为中国

的闪语研究指点迷津 。

后来通过芝加哥大学张

泓玮同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张

缨老师牵线搭桥 ，2016 年 ，我

和村冈先生建立了直接的邮

件联系 。 我力邀他 2017 年来

上外讲学 ，他回信说 2016 年

他已在山东大学讲学 ，2017

年他已经答应到马尼拉的一

家学院讲学 ，要看 2018 年的

安排了 。 我回信时告知 ，我

在敝邑 《宝山县地名志 》里

发 现 了 朱 蒋 宅 的 全 部 蒋 姓

村民遭日军杀害 ，而我外祖

母 的 舅 父 正 是 此 次 屠 杀 的

遇难者之一 ，先生立即回信

深表哀痛 ， 希望亲临现场 ，

并立即应允 2018 年 来 上 外

开讲古典叙利亚语 。 此后如

约 来 沪 ， 待 学 术 活 动 一 结

束 ，村冈夫妇就参观了宝山

区罗店镇的朱蒋宅 、陈伯吹

中学的红十字纪念碑 、罗泾

镇 的 侵 华 日 军 罗 泾 大 烧 杀

遇难同胞纪念碑 。 村冈先生

在参观过程中两次下跪 ，并

向红十字纪念碑献花 。

村冈先生时隔两年将第

三次来中国讲学 ， 消息传开

后 ，复旦大学 、华东师大 、上

海大学 、 北京大学 、 南京大

学 、山东大学的学者 、学生纷

纷来信 ，或报名参加课程 ，或

邀请先生前往他们高校作讲

座 ， 或询问宾馆住址届时登

门问候 。 甚至还有一位泰国

教师 、 一位日本媒体人亦致

信要求参加课程 ， 最终由于

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。

3 月 18 日 ，我在浦东机

场接到了精神矍铄的村冈先

生和桂子夫人 。20 日起 ，每周

二 、四在本校开讲 “古典叙利

亚语 ”课程 。 来自上外 、复旦 、

华师大 、上大 、上师大 、上海

社科院 、芝加哥大学 、伦敦政

经学院的 14 名学员参加了

此次课程 。 碰巧的是 ，在先生

讲学期间 ， 以色列巴伊兰大

学的 Michael Sokoloff 教授也

在上海度假 。 一时间两位闪

语界大牛齐聚申城 。

村冈先生一再谈起自己

对日军战争罪行的认识 。 他

在离开日本前 ， 对二战的认

识与普通日本人相差无几 。

1970 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书

期间 ， 有一晚看了 《桂河大

桥 》，引发了他对日军二战罪

行的深究 。利用业余时间 ，先

生翻阅了大量此类著作 ，并

且将其中一些书翻成日文 ，

以此警醒他的同胞勿忘战争

暴行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

深重灾难 。 其中由他从荷兰

文翻成日文 ， 讲述荷兰慰安

妇的译著 《折断的花 》一书的

中文版 ， 将于今年由重庆出

版社出版发行 。谈话期间 ，他

说到悲惨情节时 ， 几度眼眶

湿润 ， 语带哽咽 。 他说道 ：

“我为日本在 1945 年以前所

做的和 1945 年以后 没 有 做

到的 （指反省侵略战争 ）深感

羞愧 ！ ”

先 生在 2003 年荣休后 ，

每年奉献出十分之一

的时间和精力 ， 免费为二战

中遭受日军蹂躏的亚洲各国

讲学 ， 昭示世人日本还有愿

意认真反思历史的学者 ，以

此弥补日本战争罪行所造成

的伤害 。 目前他和夫人的行

迹已踏遍中国大陆 、台湾 、香

港 ，以及韩国 、泰国 、缅甸 、菲

律宾和新加坡 。

村冈先生的讲学都是义

务免费的 。 我们在帮他办理

各项事宜的时候 ， 他都坚持

自己付费 。 我为他们准备瓶

装水的时候 ， 桂子夫人会笑

眯眯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瓶

水 ， 说 ： “Thank you! But we

can share the water.” 在高铁

上 ， 村冈先生坚持要走到餐

车自己购买便当 。 在北大作

讲座前 ， 他婉拒了同学们游

览颐和园的邀请 ， 他说他不

是来旅游的 。 每当此时 ，我只

能在心底默默敬佩和感谢 ！

村冈先生是国际知名的

闪 语 专 家 和 圣 经 七 十 士 译

本专家 ，村冈先生于去年荣

获 英 国 国 家 学 术 院 （British

Academy ） 圣 经 研 究 Burkitt

奖章 ，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

位亚洲学者 。 课程开始后 ，

先 生 首 先 用 五 个 小 时 讲 解

完叙利亚语语法 ，然后开始

读文献 。 文献大部分是圣经

别西大 （Peshitta ）译本 。 让我

这个外语出身的人 ，极致体

验 了 一 回 语 文 学 界 和 历 史

学界的古典语言教学模式 。

在 对 某 种 语 言 有 了 鸟 瞰 式

的 了 解 后 ， 直 接 做 文 献 转

写 、 朗读和翻译等训练 ，以

此 加 深 印 象 ， 激 发 自 我 探

索 。 他还为学员们录制了 40

多分钟的课文录音 。

村冈先生在讲课中 ，投

影上始终放着希伯来语圣经

的原文 ， 经常比较两个版本

的细微差别 。 闪学研究既需

要博大的宏观视角 ， 又需要

精细的微观操作 。 别西大译

本是 《圣经 》 的第一个全译

本 ， 现今存世最早的圣经原

文抄本反而要比它晚八九百

年 ， 别西大译本所依据的原

文可能更为古老 ， 因此别西

大译本意义非凡 。 在几次比

较后 ，先生才点明 ：在版本比

较 时 ，the more difficult, the

better。 较古老的版本总是趋

向于用较为复杂的语法 ，而

后来人更愿意用经过简化的

文 字 。 这 就 是 他 的 看 家 本

领———文本对勘 。

村 冈先生的自我定义是

语言学家 ， 他在授课

中经常在我们较为熟悉的英

语 、日语乃至汉语中找例子 ，

把理论语言学应用到文本阐

释中去 。 为了解释他对叙利

亚语中 schwa （静音 ）的理解 ，

他讲起他女儿的一段经历 。

他女儿生长在英国 ， 家庭中

只用英语交流 。 她小学时父

母带她回日本 ， 一个月后她

就可以日常交流了 。 在从希

思罗机场到家的路上 ， 村冈

先 生 想 考 考 她 ， 问 她 い か

（ika）倒过来怎么念 。 她女儿

的回答是かい（kai）而不是英

语母语者的回答あ き （aki）。

这说明 ，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

的音系规则 ， 叙利亚语中在

我 们 看 来 很 难 读 的 音 位 搭

配 ， 在母语者口中却是很自

然的 。

在我学习现代希伯来语

的过程中 ， 对希伯来语中爱

玩失踪 、 变身的元音十分头

痛 。在第一节课上 ，当我听到

村冈先生讲到的西北闪语的

元音删除规则 （vowel deletion

rule ）后 ,顿觉眼前一亮 ，多年

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途径 。

由此也想到 ，在我国 ，理论语

言学和实际的外语教学脱节

严重 ， 外语一线教师由于不

熟悉语言学理论 ， 把很多语

法现象归纳成不规则现象 ，

生造出了许多让语言学家瞠

目的术语 。另一方面 ，语言学

家又大多出身中文系和英文

系 ， 缺少多语种语料来发现

新规则和佐证理论假设 。 而

村冈先生说语言学家的作用

就 是 minimize the

irregularities （把不规则现象

最少化 ） 。

中国的闪语古典语言研

究 起 步 很 晚 ，以 世 界 史 学

李卫峰

（下转 5 版） 隰

学人

村冈先生：为二战中遭日本侵略国家义务讲学

村冈先生在离开日

本前， 对二战的认识与

普通日本人相差无几 。

1970 年在曼彻斯特大

学教书期间， 有一晚看

了 《桂河大桥 》，引发了

他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深

究，利用业余时间，翻阅

了大量此类著作， 并且

将其中一些书翻成日

文， 以此警醒他的同胞

勿忘战争暴行给亚洲各

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

难。图为 2016 年村冈先

生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

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

留影。 图片自该纪念馆

网站。

村冈先生 2003 年从荷兰莱顿大学荣休后，每年奉献出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，免费为二战中

遭受日军蹂躏的亚洲各国讲学，昭示世人日本还有愿意认真反思历史的学者，以此弥补日本战

争罪行所造成的伤害。 目前他和夫人的行迹已踏遍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，以及韩国、泰国、缅

甸、菲律宾和新加坡。


